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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天的早晨 ，天很凉爽 ，

昨天下 了 一场雨 ，空气格外
清新 ，同 时更增添了 秋 的凉
意 。我 坐在窗前 ，看 着窗外
半崖上盛开的鲜花 ，粉红色 、
玫瑰色 的 、白 色 的 、黄色 的 、

姹紫嫣红 、娇艳 无 比 ，其 中
有一 些 我 能叫 上名 字 ，如红

苕花 、太 阳花 、喇叭花 、指

甲 花 ，而大部分 我 则 叫 不 上
名 字 。花 的 周 围 还有一 些野

草 ，绿 茵 茵 的 ，非 常茂 盛 。
再看崖 上 不远处各种树木郁

郁葱葱 ，如 同 一 团 团 绿 色 的

火焰 。那一簇簇鲜花

在秋风 中 轻轻地摇曳

着 ，蝴蝶在花丛 中 忙
碌地穿梭着 ，耳边传
来 的 则是鸟儿清脆 的

鸣 叫 和 小 虫 的 低 唱 ，

好 一 幅 秋 的 浪 漫 画

面 ，令人沉迷 、令人
陶醉 。我不禁吟出 了

这样一首诗 ：吾家楼

前 后 ，花 草 遍 地 生 ，
依栏可了 望 ，远山 眼
底收 。

是呀 ，如站在楼
前 的走廊上 ，极 目 远

眺 ，则是另 外一番景
致 ，另 一番风光 ，楼下家家
门 前都种满了 鲜花 ，遍地鲜
花盛开 ，争奇斗 艳 ，好一个
花的世界 。

这是大 自 然真正的美景 ，
没有人工 的任何成份 ，它 自
然而宁 静 ，热情而奔放 ，含
蓄而大气 ，美丽而可爱 。它
不需要施肥 ，吸收着 自 然 的
精华 ，阳光 雨露 ，自 由 地生
长 着 ，绽 放 着 。它 的 生 命 ，
它 的 美在 自 然 中 向 人们展 示

着 ，它 不 像那 些 盆 花娇 贵 ，

它靠着 自 己 顽强 的 生命韧力

来 完 成 它 生命 的 整 个 过 程 。

从春到 夏 ，从夏到秋 。而这
种生命 的 过程尽管有 时是平

淡 的 ，不被人注意 的 ，然而

却是真诚 的 ，执著 的 。面对
阳 光 雨 露 ，面 对 蓝 天 白 云 ，
它心存感 激 ，它将爱无私地
奉献给了世界 ，献给了人们 。
它没有任何奢求 ，它不需要
修剪 ，不 需要雕饰 ，它是真
正 自 由 地 ，它绽放着 ，它 的

花蕊就是它 的 心 ，它 的 花蕾
就是它 的 爱 ，它 的 花瓣就是

它 的 泪 ，它 的 绽放就
是它的美 。

收回纷飞的思绪 ，

眺望远处 ，连绵起伏
的 群 山 巍峨高 大 ，与
天接壤 ，山 上 树木成
林 ，一 片 葱 绿 ，它被
清 晨 的 薄 雾 笼 罩 着 ，
显得更加 神秘 ，苍劲
中 有一种空蒙之感 。

目 光 收 回 再 往下

看 ，矿部大 楼庄严肃

穆 ，轮廓分 明 ，远远
望 去 ，洁 白 整齐 ，一

幢 幢 大 楼 高 高 矗 立 ，
楼顶鲜艳 的 五 星红 旗

在晨风中高高地飘扬着……

此刻 ，高亢而悠扬的歌声
从矿部高音喇叭传 出 ，《东坡
矿之歌》回荡在矿山 上空 。

点亮地下 的 星 ，架起蓝

天 的虹 ，太 阳 的故 乡 走来了

我们英雄 的 矿工……啊 ，东
坡 ，朝 阳喷薄 的矿区 ，歌声

中 我们追求卓越。啊 ，东坡 ，
我们求 实创新 ，我们与 时 代
同行 ，与时代同行……

我被女儿将一军
· 赵亚玲 ·

日 子过得真快，转眼 间 ，
女儿就要 离 开家 到 县里 上初

中 了 ，尽管 知道女儿 吃 、住在
她姑姑家 ，不 会受 什 么 委 屈 ，
但出 于对孩子的 溺爱 ，每逢过
星期天，我和她爸爸还总是早
早 的 准备好她爱吃 的零食 ，做
好可 口 的 饭菜 ，摆得满满一
桌子等着女儿回 来 。

可 每 次 女 儿 似 乎 并 不

领 情 ，准 备 的 水 果 ，女 儿 说
早 就 吃 腻 了 ，尤 其 过 分 的
是 ，当 我 把她 平 时 最 爱 吃 的

油 焖 大 虾端 到 桌 子 上 时 ，她
竟 捏 着 鼻 子 ，对 我 说 ：“妈
妈 ，你 赶 紧 端 走 ，我 现 在 闻
见 这虾味就恶 心 ”。我 当 时

着 实 非 常 生 气 ，冲 着 她 就 是
一 通 大 发 脾 气 ：你 这孩 子 ，
真 是 生 在 福 中 不 知 福 ，妈 妈
小 时 候 ，吃 一 个 白 面 馍 馍对
妈 妈 来 说都 是 一 种 奢 望 ，什
么 大 虾 ，妈 妈 想 都 没 敢 想
过 ，就连饺 子 也 是 过 年 才 能
吃 上 一 回 ，你看 你们现在 ，
什 么 肯 德 基 、鱼 排 档 、自 助

餐 、想 吃 什 么 吃 什 么 ，竟 然

还 不 知 足 ，不 爱 吃 这 ，不 爱

吃 那 。女 儿 一 听这话 ，竟 然

嗤之 以鼻，对 我 讲起 了 大道
理 ：别 提 以 前 的 老 黄 历 了 ，

现 在都 什 么 年 代 了 ，我 还 羡
慕 你们呢 。你们那时候 多 幸

福 呀 ，听姥姥说 你们 那 时 候
吃 的 都 是 纯 天 然 绿 色 食 品 ，

而 我 们 呢 ，蔬 菜 水 果 打 农 药 ，
面粉加 增 白 剂 ，奶粉里 居 然
都 有 有 害 成 分 三 聚 氰 胺 ，我
们 的 健 康 受 到 多 大 的 威 胁

呀，我 们 小学 生们吃 的 零 食
里 ，有 几样 是 绿 色 食 品 ，女 儿
振 振 有 辞 的 一 席 话 说 得 我

哑 口 无 言 ，原本 想要 好好教

育 一 下女 儿 ，可被女儿这么

一 说 ，我 又 细 细 一 想 ，女 儿 的

话还 蛮 有 道理 ，我 一 时 竟 然
不 知说什么 好了 。是呀 ，如今
人 们 的 生 活 条 件 是 好 了 ，随
着 各 种 品 牌 的 私 家 车 、时

装 、手 机 、家 用 电 器 越 来 越

多 的 进 入 寻 常 百姓家，我 们
所 生 存 的 环 境 却 受 到 越 来

越 多 的 污染 ，人们在 享受物
质 生 活 的 时 候 ，是 否 想 到 自
己 的 健 康 正 在 受 到 严 重 威

胁呢 ？

正 像 公 益 广 告 说 的 那

样 ：保 护 环境就是 爱 护 我 们

自 己 ，只 要大家 都能 够做到

少 打 一 次 电 话 ，少 乘 一 次
车 ，少 买 一 件 衣 服 ，少 抽 一
支 烟 ，节 约 用 水 ，节 约 用 电 ，
节约 用 纸 。我们 的 地球将会

是 一 个 多 么 美 丽 的 家 啊 ！

今 天 我 们 播 下 的 是 一 份 绿

色 的 种 子 ，明 天 我 们 收 获
的 将 是 一 片 蓝 天 绿 地 ！

（ 澄 合 二 矿 ）

金色童年　郭建强　摄

矿山的变迁
· 金 山 ·

忆 往 昔 ，那 时 没 有 超 市 ，没 有 手 机 ，
没 有 电 脑 ，没 有 高 速 公 路 ，没 有 私 家 车 ，
没 有 ……总 而 言 之 ，现 在 有 的 那 时 都 没

有 ；看 今 朝 ，高 速 公 路 通 到 了 家 门 口 ，
宽 带 的 接 入 使 你 我 与 世 界 走 得 更 近 了 ，

手 机 已 不 再 新 鲜 ，职 工 们 开 私 家 车 上 下

班 已 成 为 矿 区 一 道 亮 丽 的 风 景 线 。回 顾

矿 山 走 过 的 三 十 年 ，对 于 一 个 矿 山 子 弟
的 我 来 说 ，我 真 的 不 敢 相 信 自 己 的 双 眼 ，
因 为 他现 在 变 得 让 我 不 敢 去 辨 认 了 。

上 个 世 纪 八 十 年 代 ，为 了 要 解 决 一

家 四 口 吃 饭 问 题 的 头 等 大 事 ，爸 爸 在 一

次 县 上 招 工 的 时 候 ，瞒 着 妈 妈 ，毅 然 选

择 了 煤 矿 ，因 为 在 那 时 人 们 看 来 ，煤 矿
的 工 资 很 让 人 羡 慕 ，并 且 是 爸 爸 在 公 社
当 文 书 的 好 几 倍 。没 有 多 思 量 ，我 们 举
家 来 到 了 煤 矿 。初 踏 上 这 片 黑 土 地 ，因
为 年 纪 小 的 缘 故 ，只 觉 得 眼 前 一 切 仿 佛
都 是 黑 色 的 ，黑 黑 的 煤 炭 ，黑 黑 的 建 筑 ，
还 有 矿 工 们 那 一 张 张 黑 色 的 脸 ，时 不 时
的 我 便 被 这 些 景 象 惹得 嚎 啕 大 哭 。

当 时 住 房 问 题 是 我 们 家 首 先 要 考 虑

的 ，对 于 初 来 乍 到 的 爸 爸 来 说 ，人 生 地
不 熟 ，无 依 无 靠 的 ，没 有 办 法 他 便 向 招
工 的 负 责 人 说 明 了 来 意 ，于 是 就 给 我 们
腾 出 了 一 个 大 约 三 四 平 米 的 水 房 ，虽 说

房 子 不 大 ，条 件 有 限 ，但 对 于 我 们 来 说
已 经 很 知 足 了 。每 每 妈 妈 在 房 子 外 生 火
做 饭 的 时 候 ，看 着 远 处 住 在 两 层 窑 洞 式

楼 房 里 的 职 工 ，我 好 生 羡 慕 ，天 天 都 在
盼 望 着 什 么 时 候 我 们 家 也 能 搬 到 那 里 住

该 多 好 呀 ！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，矿 上 的 领
导 为 了 改 善 职 工 们 的 住 宿 条 件 ，盖 起 了
一 座 座 的 宿 舍 楼 ，从 外 形 上 看 ，虽 不 能
与 大 城 市 的 楼 房 相 媲 美 ，但 他 的 布 局 合
理 反 而 显 得 宽 敞 明 亮 起 来 ，在 当 时 这 是
我 看 到 的 最 好 的 楼 房 。期 间 ，我 们 家 也
经 历 了 由 水 房 、窑 洞 到 楼 房 的 变 化 ，现
在 一 家 人 再 也 不 用 为 住房 发 愁 了 。

每 当 冬 季 来 临 的 时 候 ，矿 上 的 傍 晚
几 乎 都 被 浓 烟 所 笼 罩 ，像 农 民 收 割 完 庄
稼 ，燃 烧 麦 根 所 散 发 出 的 烟 一 样 ，久 久
的 在 空 气 中 悬 浮 游 荡 ，难 以 散 去 。那 不
是 别 的 ，正 是 职 工 们 下 班 后 在 自 家 门 口

搭 起 用 来 做 饭 烧 水 的 炉 子 散 发 出 的 ，瞅
着 各 家 各 户 在 门 口 忙 得 不 亦 乐 乎 ，有 时
候 偶 尔 被 呛 眼 的 烟 所 刺 痛 ，但 他 丝 毫 没
有 使 人 们 放 缓 忙 碌 的 脚 步 ，刺 骨 的 寒 风
也 好 像 明 白 了 什 么 似 的 ，在 那 时 也 变 得
温 和 起 来 ，时 不 时 驻 足 脚 跟 ，让 前 进 的
速 度 缓 了 许 多 。当 时 总 觉 得 整 个 冬 天 好

像 很 漫 长 ，早 早 的 挨 家 挨 户 就 开 始 整 理
过 冬 的 柴 火 ，直 到 冬 去 春 来 ，忙 碌 了 一
冬 天 的 脚 步 才 有 些 放 缓 。而 现 在 ，矿 区
的 傍 晚 再 也 没 有 了 烟 雾 缭 绕 ，职 工 们 再
也 不 用 为 冬 季 在 外 生 炉 子 挨 冷 犯 愁 了 ，
每 家 每 户 都 用 上 了 煤 气 灶 ，电 磁 灶 ，生
活 质 量 提 高 了 ，空 气 也 变 得 清 新 多 了 。
每 年 的 11月 15日 ，矿 上 统 一 送 暖 气 ，
让职 工 们 都 能 享 受 到 冬 天 里 的 温 暖 。

因 为 上 学 的 缘 故 ，我 离 开 了 矿 山 ，
掐 指 算 来 ，毕 业 和 参 加 工 作 已 经 有 七 个

年 头 没 有 回 来 了 。一 次 偶 然 出 差 ，我 怀
着 对 父 母 的 思 念 之 情 ，回 到 了 矿 上 。一
下 车 ，我 便 被 映 入 眼 帘 的 景 色 惊 呆 了 ，
路 边 清 翠 的 松 柏 和 道 路 两 旁 造 型 别 致 的

路 灯 ，盖 起 的 一 座 座 漂 亮 的 楼 房 ，还 有
一 辆 辆 排 得 井 然 有 序 的 装 煤 车 ，除 尘 设
备 不 时 的 喷 洒 着 雾 水 ，我 一 遍 遍 地 问 自
己 ，这 是 陪 伴 我 渡 过 孩 童 、少 年 时 代 的

那 个 矿 山 吗 ？是 那 个 让 我 多 少 次 梦 回 故

里 的 故 乡 吗 ？

这 时 候 一 个 老 矿 工 走 了 过 来 问 ，小
伙 子 是 不 是 很 长 时 间 没 有 回 来 了 ，咱 们
这 的 变 化 不 要 说 你 ，就 我 天 天 在 矿 上 上
班 也 觉 得 很 惊 讶 ！他 拿 着 手 上 那 根 白 沙
烟 ，深 深 地 吸 了 一 口 说 ，咱 们 这 慢 慢就
会 赶 上 县 城 的 。我 指 着 高 高 架 在 办 公 楼
上 类 似 摄 像 头 之 类 的 东 西 不 解 地 问 ，大
叔 ，这 是 做 什 么 用 的 呀 ！他 微 笑 着 说 ，
这 是 咱 煤 矿 的 监 控 ，井 下 各 工 作 面 到 处
可 见 ，是 为 了 时 时 监 控 井 下 的 安 全 ，为
职 工 的 安 全 提 供 保 障 ，也 为 煤 矿 安 全 平
稳 生 产 保 驾 护 航 。

矿 山 变 了 ，职 工 们 的 精 神 面 貌 也 彻
底 改 变 了 ！　（权 煤 公 司 ）

房 子的演变
· 秦玉英 ·

秋 日 的 阳 光温暖地照着 大地 ，
阵 阵 风 儿 徐 徐 吹 过 ，家 住 澄 合 局
王村社区 梅苑小 区 70岁 的 胡 辛家

大 爷 ，午 饭 后 与 几 个 老 友 神 情 悠
闲 地坐在 花 园 中 凉 亭 下 ，一 边 海
阔 天 空 地 聊 着 天 ，一 边 眯 缝 着 眼
睛尽情享受 着和煦 的 阳 光 。这时 ，
不 远 处 传 来 一 阵 歌 声 ：“我 想 有

个 家 ，一 个 不 需 要 多 大 的 地 方

… …”，这首 曾 经流行一 时 的 歌 曲

把 李 大 爷 的 思 绪 一 下子 拉 回 到 了

三 十 年 前 艰 辛 的 岁 月 ，听 着 这 首
歌 曲 ，看 着 小 区 耸 立 的 幢 幢 洁 白

的 楼 群 ，李 大 爷 及 其 老 友 心 中 不
由 感慨万千 。

三 十 年 前 艰 苦 岁 月 不 时 在 胡

大 爷 脑 海 中 闪 现 ，进 入 花 甲 的 李
大 爷抽 口 烟 沉 思 片 刻 说 ：“1970

年 ，刚 从 内 蒙 古 大 草原 来 到 陕 西

时 ，在租住民房十
分 紧 张 的 情 况 下 ，
我们一家就在 离单

位不太远 的 沟 叉子

里依 山 自 行挖起一

个土 窑洞 ，作 为 我

一 家 人 生 活 休 息 的 场 所 。进 入 狭

小 的 土 窑 洞 内 ，四 周 除 了 两 三 个
装 衣 服 的 柜子 和 冬 季 取 暖 的 煤 炉

子 外 ，窑 洞 中 间 只 有 约 四 平 方 米

见 宽 的 活 动 地方 ，然 后 就 是 一 个
由 砖 和 土 坯 砌 成 的 大 土 炕 ，土 炕
上 面摆放 上 一 张 小 方 桌 ，就 是 一
家 人 用 餐 的 地 方 ，窑 洞 外 再 垒 上
一 道 土 院 墙 ，一 家 七 、八 口 人 就
居 住 在 这 缺 煤 少 电 的 土 窑 洞 里 。
现在 我 老两 口 搬进了 这 86平方米

的单元 居室 ，楼 前 楼 后 花草萦绕 ，
环境 优 雅 舒 适 ，改 革 开 放给 我 们

带 来 了 太 多 太 多 的 利 益 ，真 是 说
也说不 完。”

话 匣 子 一 打 开 ，胡 大 爷 的 老
友 68岁 的 张 正 启 老 人 磕 掉 烟 袋

中 的 烟 灰 说 道：“那 时 候 的 居 住

条 件 苦 啊 ，墙 体 是 土 墙 砌 成 的 ，
不 成 样 的 几 件 家 具 是 家 具 摞 家

具 。炕 角 四 周 还 不 时 钻 出 蜈 蚣 、

臭 虫 等 小 虫 子 ，只 能 不 停 地 喷
药 。平 常 没 什 么 ，可逢 年 过 节 来
了 客 人 ，家 里 连 个 下脚 的 地 方 都
没 有 ，小 孩 子 撵 到 院子 里 玩 ，大
人们就 一 律 脱 鞋 上 炕 ，炕 上 坐 满

了 ，就 只 好 站 着

聊 天 。看 看 现 在

这 一 幢 幢 粉 刷 一

新 的 楼 房 ，能 住
上 漂 亮 的 楼 房 ，
那 是 做 梦 也 不 敢

想 的 事 啊。”

同 样 有 此 经 历 的 石 来 顺 老 人

在 谈 到 改 革 开 放 三 十 年 的 发 展 变

化时说：“刚 到 陕 西 没 三 年 ，矿
务 局 就相 继 建 造 了 窑 楼 ，我 们 一
部 分 职 工家 庭 就 陆续 搬 进 了 宽 敞
的 窑 楼 。那 时 ，别 提 我 们 心 里 有
多 高 兴 啦 ，不 用 再 吃 窖 水 ，小 区
还 有 了公共厕所。”随 着澄合矿务

局 、王 村 社 区 的 建 设 发 展 ，拆 除
窑 楼 ，改 造 单 元 楼 ，相 继 建 造 了
水 电 暖 设 施 齐 全 的 单 元 式 楼 房 。
虽 然 我 现在 退 休 了 ，我 也 有 幸 分

到 了 楼 房 ，成 家 的 儿 女们 也 有 了
自 己 舒 心 的 住 所 。我 们 的 小 日 子
是越过越好喽！”

凉 亭 一 旁 ，坐 在 轮 椅 上 晒 太
阳 的 70岁 的 许 培 荣 大 妈 开 心 地

说：“一 出 门 就 是 花 园 ，咱 们现
在 的 社 区 ，都快赶 上 皇 宫 的 级 别
啦 ！”听 到 这 句 话 ，大 家 欣 然 大
笑 。尽 管 是 一 句 玩 笑 话 ，却 表 达
出 社 区 居 民 内 心 最 真 实 的 感 受 ，
印 证 了 改 革 开放对 居 民 生 活 的 影

响 。如 今 ，小 区 道 路 宽 敞 整 洁 ，
楼 间 绿化带 四 季长青 、百花绽放 ，
凝聚 着 企 业 精 神 和 理 念 的 企 业 文

化灯 箱 、牌板 、文 明 提 示 语 装 点

在 小 区 主 干 道 、社 区 街道 两 旁 及

楼 间 草坪 之 中 ，整 个 社 区 处 处 渗
透 着 浓 郁 的 文 化气 息 与 祥 和 的 和

谐 景 象 。　（王 村 社 区 ）

金丝峡瀑布　田黎明　摄

岁月无语
· 范月孔 ·

前 几天去 市里 开会 ，
无意中在街上碰见一位多

年未见友人 ，热情交谈之
际 ，都不 由 自 主感叹 ，岁
月 虽 无语 ，时光 不饶 人 ，
不知不觉间我们竟都到了

知天命年轮 ，真是岁 月 催人老呀 ！

我曾经写过一首给 自 己看的诗 ，里面有这样几
行：我恨不能 以绳系 日 ，拖住时光运行 ，你不要总
是脚步匆匆 ，能不能把秒延长成分钟 ，我想做很多
事情 ，可你总是不答应 ，静悄悄地送走青春 的梦 。
这些诗文如 同 一颗颗闪光 的晨露 ，被时光磨掉了痕
迹 ，被岁 月 风干 了激情 ，被生活蒸发了 浓意，留 下
的只有内心深处的一点点回忆 。岁 月 就是这样 ，一
个个平凡的 日 子 ，一天天雷同 的生活 ，从眼前溜走
了 ，流逝了 ，我们推动了珍贵 ，抓住了无奈 ，留下
的 是遗憾和叹息 ，尽管生活 中 不 乏精彩 ，但岁 月 比

记忆的笔墨更加久远 ！

无奈尽管无奈 ，叹息
尽管叹息 ，生活却依旧如
常 ，日 子依旧轻轻滑过 。
为名利而忙碌 ，为赚钱费
心机 ，为失恋而哭泣 ，为

贫穷而叹息 。鸡毛蒜皮小事 ，人际关 系 纠缠 ，物价攀
升烦恼 ，股票熊 市忧虑 ，赌场大呼小叫 ，酒场醉生梦
死 ，官场腐败不断 ，情场争风吃醋 ，困惑 中 有大困惑 ，
聪明人耍小聪明 ，时光悄悄 ，岁 月 无语 ，谁能把握人
生的真谛。茫然的宁静 ，无奈的从容 ，麻木的洒脱 ，浪
漫的激情 ，惊回 首蓦然发现 ，我们失去了青春追求的
梦想燃烧的是 ，岁 月 的生命 。

时 间最公平 ，岁 月 无语却 无情 ，人生 3万天 ，我
们浪费不起每一秒钟 ，只要有了努力 ，每个人都会有

精彩的人生 ，莫等 白 了 少年
头 ，空悲切 。　（徐 家 沟 矿）

我亦爱秋
· 息惠丽 ·

故 乡 的 秋 总 是 很 准

时 地 来 到 ，只 要 轻 轻 一
个 呼 吸 便 可 捕 捉 到 空 气

中 悄 悄 弥 漫 开 的 秋 意 来 ，
淡 淡 的 清 爽 让 人 不 觉 为

之精神一振 。

莫小看 了 这隐秘 的 秋息 ，竟如人打太极一般
毫不费力 地抵抗起火红 的 太 阳 。青草开始在青翠
的 碧绿 中 泛 着丝丝 的淡黄 ，而且坚韧起来了 ，粗
壮起来了 ，根 茎壮大 ，缠上 手指使 力气拉伸 ，手
指 上就是淤痕 ，再 也找不 到春天里 的香滑夏 天里
的 细 脆 了 。一 切都在嫣然 的 变化着 ，一 不 小心 ，
我们就感 觉不 到 它们曾经经历过 的 某些 过程 ，即
使 是再怎 么注意 ，都还是会 有错过 的 时候 ，但不
要遗憾 ，这是它们也 是我们都得经历 的 。

秋 从窗 外 过 ，无 需 挽 留 自 停 足 ，窗 外 一 株
树 ，结满一树秋 。几朵 白 云 ，在天空里悠 闲 地飘
着 。河床 浅 了 ，露 出 来 的鹅卵石在 夕 阳 下 闪 着亮

光 。静静躺在河床聆听秋

水 潺潺歌唱 ，岁 月 悠 悠 的
回 声 。

相信 无人 不 爱 秋 ，皆
因 秋总归 是个 多情 美 丽 的

季节 ，比 春 多 了 几 分成 熟

的 妩媚 ，比夏添了 一 份宁 静 的 风韵 ，既不失春 的

灿烂 ，亦倍增夏 的 浪漫 ，因 此 ，莞 尔温情如 她 ，
丰 盈华贵似伊 ，静如 睡莲 ，动若轻云 ，欲把秋 色
比 玉 色 ，远凝近观总迷 人 。早 秋 亭亭 晚 秋 盈 盈 ，
初情晚意满院庭 ，无处 不销魂 。最是秋 月 当 空 的
夜晚 ，一 帘水 月 如银如霜轻移到窗前 ，俏 影 上 西
墙 ，一抹芳情柔曼 的样子 ，令人顿生怜爱 。

我亦爱秋 ，非闲情偶寄 ，无关附庸风雅 ，更非为
赋佳句强言愁 ，君应 知 ，爱秋便是惜秋人 。叶飞红 ，
水流红 ，小窗楼外看落红 ，风情不过秋叶红 ，漫天妩

媚是秋情 ，叫 人如何不痴秋 ！
（ 蒲 白 矿 务 局 幼 儿 园 ）

爸爸，生日快乐
· 赵全军 ·

父 亲 是 位 低 调 且 不 善 言 谈 的 人 ，七
十 年风 雨 冲 勒 出 的 “山 川 沟 谷 ”横错在他
消 瘦 的 脸上 ，背 有 些 驼 ，但勤 快 的 双 手 从
来 没 有 停 下 过 。那 片 简 易 的 平房 有 我 们

住过 的 家 ，斜 阳 穿 过 窄 小 的 窗 子照 在 餐
桌上 ，一 个碗 、一双筷子 、一碟咸菜……

我 们 姐 弟 四 个 。我 12岁 才 吃 过 菠

萝 ，那是父亲 的 徒弟 来家时 拿 的 。童年时
期 ，父 亲对我们 的 影 响 不 大 ，他 早 晨 6：00
就 随 大 篷车 去 上 班 ，晚 上 总 是 在朦胧 中
听到碟子与 碗筷 的 撞击 声 。上 学 时 我 很

淘 气 ，总是领 着 小 我 两 岁 的 弟 弟 去 河 沟
里摸螃 蟹 ，妈妈批评 了 我 好 几 次 ：你姥 爷
就是 在 小

河里打 渔

被河水 呛

死 的 ，你
们 千 万 不

要 去 了

… …那 天 下 午 我 从 河沟 里 回 来 ，满 身 的
泥 巴 ，兴 奋地提 着 一 只 小鳖 ，谁 知 父 亲 在
家 。我被狠狠地揍了 一顿 ，妈妈搂着我哄
了 好久 ，爸爸蹲在 门 口 闷烟吸了 好久 。暑
假里 我 一 直 很 老 实 ，弟 弟 跟屁 虫 似 的 左
右跟着我 。一次在 同 学家玩了 一天 ，大雨
下到下午吃饭才停 。我 想父亲肯定在家 ，
上 次 挨打 的 “仇 ”还 牢 牢 记 在 心 中 ，担 心
再遭 不 测 ，于 是 我 绕 过 大路躲 藏在窗 户
后 面 。家里 没 有 人 ，人呢 ？呵呵 ，我 若无其
事 地拿 出 暑假作 业趴在 院子里 写 。不 一
会胡 同 里传 来 一 阵嘈 杂 ，父 亲 急切地哀
求 着 什 么 。门 被推 开 ，四 目 相 对 ，我 小 鸟
一 样 的 紧 握 铅 笔 站在 墙 角 ，父 亲 冲 了 过

来 ，我顺 势蹲下——完 了 ！父亲半跪着搂
住我放声哭 出 来 ，用 他木锉一样 的 手摸着
我 的脸我 的胳膊我 的 脚 丫 。那天 ，河沟涨
水冲走了 几个小孩子 。

邻居们说父 亲 是个 没有 主见 的 人 ，你
说稀饭里放花椒好喝 ，他也会说好喝 。姐
姐 的婚事父 亲 一 点建议都没 有发 表 ，大家
笑他也 笑 。看 着两个女儿嫁 出 门 ，他没 有
说过一 句 动情 的话语 ，也 没有演绎一场离
别 时 的 不舍 。

母亲 的 离去对父亲打击很大 ，父亲大
母亲 8岁 。从 内 蒙 古 到陕西以后 ，父亲教
会了 母亲裁缝手艺 ，母 亲仿佛机器 一样坐

在缝纫机

旁 没有停

歇过 。父
亲说母亲

是上 苍赐

给我们 的

使 者 ，为 我 们创 造 了 财富 与 幸 福 后 就走
了 。父 亲依然独居在老屋里 ，家里 的 陈设
几 乎 没 有 变化 ，熟 悉 的 窗 帘 、板 凳 、茶杯 、

枕头……，每次 回 家都能 回忆起往事 ，想
起 “天堂 ”里 的 母 亲 。

父 亲 的 邻 居 越 来 越 少 ，与 他 交 流 的
人 也 少 了 。父 亲 不 喜 欢 我 们 在 他 身 边 。
听 父 亲 唠 叨 是 种 “享 受”，因 为 只 有 这 个
时 候 ，他 才 会 感 到 自 己 每 句 话都 是 正 确
的 ，再 啰 嗦 我 们 也 会 认 真 地 听 。今 天 是

父 亲 的 生 日 ，他 并 不在意 ，但他 知道 我们
今 天 一 定 回 来 ，准 备 着 饭 菜 、准 备 着

“ 享受”……

（澄合二 矿 ）

一 场 未 开 的 反 思 会
· 李胜会 ·

铁 塔 矿 的

“ 台柱子 ”区 队采

煤五 区 突 遇变化

带 、生产受 阻 的

消 息 牵 动 众 人

心 ，而区长洪战豪的高喉大嗓使职工颇有意见 ，带
着这样 的情绪 ，年底将至 ，怎能落实 “生产刹车 、安
全警示 ”的 诸 多措施 ，实现安全生产任务 目 标呢 ？
于是 ，矿工会刘主席来到了采煤五区……

座 谈会 因 为 洪 区 长 的 在座 ，显得有 点 紧 张 ，
无论刘 主席 怎样启 发 ，大家默 不作 声 ，洪 区 长 声
音有 点 大 了 。见 此 ，刘 主席找个理 由 打发 了 他 。
“ 刘 主席 ，我 们……”生产班长 王 宏 伟欲 言 又 止 ，
向 门 外看了看。“说吧 ！洪区长和工会 的 同 志到

其他单位参观去了 ！”刘 主席打消他 的 顾虑 ，“是
这样 的 ！刘 主 席 ，我 们是 遇 到 了 变化带 ，局矿 不
是都提 出 了 ‘生产刹车 、安全警示 ’吗 ？可是洪 区

长 制 定强 硬 措施 ，什 么 不 出 煤 ，喝 西北 风 呀 ？白
天活难干 ，晚上 开什么 反 思会？训得我们……今

天晚 上还得继续 反 思 。唉 ！”噢 ！刘 主席若有所

思。“变化带还有 什么 困 难需要区 队和矿上解决

吗 ？我 来做主 只管说！”王宏 伟小声说道 ：“努 力
一把 ，最 多 再用 两天就过去 了 ！”“这样吧 ！今晚

的 反 思会取消 了 ，你们放 心 ！我 做
主 ！另 外 ，今 天晚 上 我 请 大家 看 电
影。《大上海 ，1937》，怎么样？”“真
的？”“好啊！”……大家一 阵欢呼 ，
顿 无 阴 沉之气 。

晚 上 七 点 ，欣 欣 广 场 围 满 了

人。“刘 主席 ，刘 主 席 ，矿 区 工 会 来

通 知今晚 的 电 影取消 了 ，放 映 员 有
病来 不了 ，改到 明 天了 ！”工作人 员
的 声音立 时让人群开了锅 ！刘 主席

又 拿 起 了 话 筒 ：

“ 乡 亲 们 ！请 安

静 ！我 想办法 ，今
晚 一 定 看 电 影 ！

我去联系 ！”人群

热闹着……过一会儿 ，安静了下来 ，大家静静地等
着……“放映员来了 ！”不知谁喊了一声 ，人群恢复
了热闹 。刘主席和几个人抬着箱子来到放映机前 ，
忙碌起来 。刘主席第三次拿起了话筒 ：“乡 亲们 ！让

大家久等了 ！今晚的 电影非演不可 ，为 了矿区文化
娱乐 ，更 为 了给咱们五区 的 弟 兄们鼓舞士气 ，振
奋精神 ，小小的变化带算什么？”“哗哗……”大家
鼓起掌来 ，目 光整齐地望着采煤五 区坐着 的地方 。
王宏伟站了起来 ，声音有点嘶哑：“刘主席 ！各位父
老 乡 亲 ，看我们的吧 ！我们采煤五区还是好样 的 ！”
大家鼓起掌来。“乡 亲们 ！我们采煤五区决不辜负

矿领导和大家 的期望 ！”噢 ！是洪区长来了 ！径直

走到队伍中。“弟兄们 ！我 向大家诚恳道歉 ！明天

早 8点 ，我和大家 一起 向 变 化带 挑战 ，真 正做 到
安全生产 ！”掌声 阵阵 。

精 彩 的 电 影 开 始 了 ，激 烈 的 战 斗 还 在 后
面 ……

（ 铜 川 矿 务局 金 华 山 煤矿 ）

乔美云　画


